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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娘在一个角落里候

着，袁庭玉一到面前，她就冷
不防地站出来，袁庭玉拍着
胸说：“你吓死我了。”

老娘还穿着棉袄，人像
个球似的，说的话却是刀子：
“吓死你个偷嘴的!你这种人
活不好，还不如早死了算。”

袁庭玉上下一打量她，鄙夷
地说：“你觉得你活得好
吗?”老娘跟在他后面一路小
跑，劝说：“王南风不过就是
个副局长，咱副市长里头就
有两个女的，她没啥了不起。
小妹虽说是个汆臭豆腐干

的，可她贤惠。你懂吧?”
袁庭玉一愣，迈开大步，

想把老娘甩掉。老娘并不追
赶他，反而停下了脚不走了，
认真地说：“小袁，小妹爱你
爱得发昏，今晚的事我没告
诉她。”袁庭玉没有吱声，他

把老娘送到家门口，掏了一
张五十块钱给她，让她自己
去买点心吃。老娘做作地作
个揖回屋里了。

袁庭玉打开自家大门，只

有卧室里亮着灯。他到厨房里
去泡了一杯茶，坐在院子喝。
不知为什么，眼泪下来了。

小妹在里头叫了一声：
“还不早点睡?明天一大早匠
人来修房子。”袁庭玉瓮着声
音回答：“不要修了。我不想

结婚。”屋里头寂静着，没有
声音。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晨，四个匠人

上门修屋子。袁庭玉把他们
拦在门口，一个劲地赔礼，说
这两天家里有事，过几天再

说。匠人头不客气地骂他一
声“精神病”，怏怏而去。

苏小妹穿着她那件质地
不好的丝绸睡衣，站在大镜
子前梳头。她听任袁庭玉在

她身后走来走去，就是不说
话。梳好了辫子，她才说：“你

不想结婚，行!我把肚子里的
东西打掉。但是你要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袁庭玉忙活了
一阵，终于找到了香烟和打
火机，满不在意地甩了一句：
“告诉你，你懂吗?”点着了
香烟喷了一口。

苏小妹目不转睛地瞧着
他，说：“庭玉，我不能明白
你。”袁庭玉说：“你能明白
些什么?”苏小妹把手里的梳
子愤愤地扔到地上，说：“你
别以为和王南风睡了一觉就

长学问了，你脑子清醒点，她
真的爱你，就嫁给你了。”袁

庭玉浑身一哆嗦，脸“刷”地
白了。

苏小妹一甩辫子走了。
她走到小柳巷桥边，老鞋匠
早就摆上了鞋摊，看见她，
问：“小妹，你今天出来啦?”
她不回答，走到桥中间，低头

看看下面的水，觉得这水软
软厚厚的就在眼前，十分亲
切。于是她跨过栏杆跳了下
去。老鞋匠大叫一声：“来人
啊!苏小妹跳河了。”

苏小妹是会水的，像一
只煮熟的馄饨浮在水面上，

悲伤地慢慢地游来游去。
老鞋匠一喊，四周围很快

聚满了街坊，一个个伸长了头
颈朝河里看究竟。一个居委会
的老太喊着说：“小妹，你啥
事想不开呀?走这条路。”苏
小妹抬起水淋淋的头说：“没
关系的阿姨，我是意外怀孕，
想把胎打下来。”那老太太皱

着眉又喊：“想打胎到医院去
啊，朝河里跳干什么?”苏小
妹喘着气，流着眼泪说：“这
是新式流产，不花钱，无痛苦，
见效快，没有后遗症。”

正叫嚷着，袁庭玉到了。
苏小妹一下子浑身来了精神，

在河里尖声大哭，睑上又是水
又是泪，头发沉甸甸地贴在头
上脸上。她无助地尖哭着，凄
凉地叫喊着：“袁庭玉，你不
要我了!你不要我了!”

王南风开着汽车经过这
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

听见苏小妹说这句话。她赶
快停了车子，扒住桥栏往河
里一看，正好看见袁庭玉抱
着小妹游到岸边，两个人湿
淋淋地朝下滴水。她知道是
怎么一回事了，笑了一声，回
到汽车里，说：“袁庭玉，苏小

妹，老天在上，但愿你们幸
福———不幸福也是活该!”

BCDEFGHI

《明史·郑和传》 记载：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
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
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
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活不
见人，死不见尸，人们的猜测

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无法理解
的事都会和建文帝联系起来，
如郑和的出使。但如此大规模
的下西洋，如此遥远的距离，
都不是寻找建文帝所必需的，
说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寻找
建文帝的踪迹，就更显得夸大
其词。

通使西洋是明成祖对外
关系的一项大政，如果说寻找
建文帝就是郑和下西洋的使
命，是小看了明成祖的胸襟；但
话说回来，如果说建文帝下落
不明，命郑和在出海时顺便寻
访建文帝的下落，也未尝不可。

此外，关于郑和下西洋的
目的，还有一种说法：即郑和
下西洋乃是为了联系阿拉伯
诸国以对抗兴起的帖木儿汗
国。这个帖木儿汗国是在西察
合台汗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其
君主帖木儿，因是元朝驸马而

被称为“驸马帖木儿”，又称
为“瘸子帖木儿”，外号“瘸
狼”。察合台汗国是蒙元四大
汗国之一，瘸子帖木儿受群臣
尊号曰成吉思汗，企图恢复蒙
元大帝国。

郑和下西洋开始于永乐

三年（1405年），有人猜度郑
和下西洋可能是朱棣想从海
上包抄或牵制帖木儿汗国，这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第二
年，即永乐四年（1406年），
帖木儿却死在东征的途中，与
明朝的战争没有发生。帖木儿

帝国陷于分裂之中，国力迅速
衰落。帖木儿之孙哈烈嗣汗

位，又与明朝通好，朱棣遣使
往祭故王。如果说，明朝要从
印度洋上包围帖木儿汗国也

未免太迂远了。
《明史·郑和传》在说到

郑和下西洋的第二个原因时
说，朱棣“且欲耀兵异域，示
中国富强”。

明成祖朱棣是不是想要
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富强呢?

显然，这是朱棣愿意做的。他
希望人们都见到明朝在他的
治理下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
国家。因此，这一观点已接近

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郑和
下西洋是明成祖处理整个国

家对外关系时所布下的大局
的一部分，它是为朱棣的国
策服务的，其所要达到的是
政治目的。

一心要成为“盛世名帝”的
朱棣，十分看重明朝以及他自己
的国际形象。明朝对各国以威

制之，以德服之，成为维持这
种国际关系的有力保障。当一
些小国受到邻国欺负时，他们
往往向明朝告状，比如占城受
到安南的侵略，明朝就致书训
诫侵略者，以维护当地的和平。

郑和出使，除宣天子诏、

向各国表示善意外，也为维
护各国间的和平秩序不遗余
力。郑和第一次出使，于永乐
五年（1407年）返回时，就
献上一个俘虏 的 旧 港 酋
长———“旧港者，故三佛齐国
也，其酋陈祖义，剽劫商

旅。”显然，这是不能为希望
建立和平秩序的明朝使节所
容忍的。在双方开始交涉的
时候，郑和派使者招抚陈祖
义，陈祖义诈降，背地里却搞
阴谋，要劫掠郑和的船队。阴
谋被识破后，郑和率军大败

陈祖义，并抓住了他。在将他
作为俘虏献上以后，郑和就
让人在集市上把他杀了。

明成祖所要建立的天下
秩序，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他
的思想观念无法超出历史的
限制。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明朝以其力量所及，为维护和
平秩序，为保护商路通畅，为
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做出了
重要贡献。特别值得后人称道
的是，明朝使节从不掠夺别国
财物，不侵占别国领土，坚持
“厚往薄来”的原则，这不仅

使我们看到一个泱泱大国的
风采，也使我们不能不赞叹中
国传统文化的优秀。

EJKGLM

我从事新闻工作十几年
来，报道过的大型会议已经

有几十个，大大小小，也算
见过世面了，但 1999年 12
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
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可让我
大开了眼界，此次会议组织
之混乱，会场秩序之糟糕，
可以说是近年来国际会议史

上少见的。
西雅图一年中有多半时

间是阴雨天气。11月 29日，
黑云压城，细雨蒙蒙。世贸组
织部长会议 30日正式开幕，
非政府组织提前一天举行研
讨会，会议原定上午 9时开

始，但到了 10点，会议代表、
工作人员和记者等各界人士
仍然聚集在华盛顿州贸易与
会议中心大楼周围，警方禁止
任何人进入。于是数千人在街
头开起了露天会议，有的说会
场可能有炸弹，有人说不明身

份的人半夜潜入会议中心。会
议中心大楼外装修尚未完工，
有的地方还有脚手架，楼的一
面承重墙和水泥柱的钢筋水
泥裸露，看起来真有点像被炸
弹炸过一样。

马路中间不少人围着一
位警察，我也挤了进去，问她
是怎么回事。这位发言人说，
早晨警方交接班时安全上出
了漏洞。“是不是有炸弹威
胁，是不是有人闯进去?”我
问。她摇摇头：“我只能告诉

你出现了安全漏洞。”
没想到第二天情况更糟。
大会发言人说，参加会议

开幕式的记者需要拿票，各国

记者有 2000多人，而入场票
只有 120张，谁去得早给谁。
我和另外两个文字记者可以
在新闻中心看电视实况转
播，摄影记者王岩要拍照必

须到现场，他天不亮就赶去
排队。吃早饭时，王岩气喘吁
吁地赶来说，等开始发票时，

他们才宣布，摄影记者可以随
便进，不需要票，白费工夫。他
还说，他是走着回来的，我们
的车停到车库后警方不让开
出来，出租汽车集体罢工，示
威者占领了市中心的主要街
道，包围了会议中心。

我们在旅馆门口等了半
个小时，街头几乎没有什么车
辆，最后在旅馆的帮助下，我
们总算乘上了去市中心的车。

司机终于在一个街口停下，所
有通往会议中心的路口都已
经被示威者占领，我们只有

下车步行。第6大道路口，示
威者手拉手，组成“人链”，
禁止任何参加会议的人通
行。我们走过去，向这些人解
释，我们是记者，需要报道这
次活动，结果那些人却说什
么也不肯放行。“人链”外，

示威者们与参加会议的人们
混在一起，有的在散发传单，
有的在发表演讲，也有的在
怪叫、狂喊，一个个都像吃了
兴奋剂。“人链”后面，身穿
防弹衣、头戴防毒面具的警
察手持大棒，站成整齐的一

队，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
不远处听到两声“嘭嘭”

响声，立刻有人大喊：是催泪
弹。一股呛鼻的浓烈气味顿

时扑面而来，旁边一位小姐
让我用风衣捂住脸。我连忙
跑开，来到了另一个街口，索
性加入示威人群，拿出录音
机采访，继续寻找突破封锁
线的时机。采访中，我发现有
些人根本不了解世贸组织是

干什么的，有的甚至完全是
为了凑热闹。

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拽住我，坚持要我加入他们的
队伍，嘴里不停地说：“你看
多热闹，多精彩，他们的会议
开不成了。”我站到他身边，

他松开与旁边一个人紧握的
手，我趁势越过了“人链”，然
后回头说：“我去采访里面的
警察。”谁知这小子警惕性还
挺高，连忙和另外几个人挡住
了我的去路。我真的急了，愤
怒地说：“你们美国人不是讲

新闻自由吗?为什么不让我采
访?”他只是满脸堆笑，连声
说：“抱歉，抱歉!”这时我真
想充分享受一下我的“自由”
———狠狠揍他一顿!

NOPQR

“不好，偷车贼们追上来

了，肯定发现我们是假冒的警
察。”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句，
“你带他先走，我来对付他
们。”说着我把自行车一扔，撸
了撸袖子，很有些英雄气概。
“妈的，来得正好，倒不用

去找他们了。”老杨一下子推

开那少年，“你给我老实点，收
拾完了他们再找你算账。”少
年嘴巴歪了歪没吭声，但看得
出来，团伙这么快能出面让他
心里挺高兴。

见我们在原地没动，追来
的几个人反而放慢了脚步，这

时候我才看清了跑在最前面
的正是开始在水果摊前望风
的那个家伙。“大哥，就是他
们抓的耗子。货都到手了，被
他们给搅黄了!”这家伙指手
画脚，一副有恃无恐的嚣张样
子，完全忘了逃跑时那副丧家

犬的样子。被叫做大哥的是一
个穿着黑 T恤中等个儿的中
年男子，短而窄的脸上一条暗
红色的刀疤显得格外吓人。
“妈的，两个小家伙就敢

动我的人。”刀疤脸的嗓子又
哑又涩，表情骄傲得像拿了奖

状的三好学生，显然是仗着人
多势众，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嘴里放干净点!快说!

百货大楼前的自行车是不
是你们偷的?”老杨的嗓门
大得惊人。
“今天你要不把偷走的自

行车还给我们……” 我的声
音虽然不大，但是表情很严
肃。我要是刀疤脸的话，看到

这表情肯定能感觉到事情的
严重性。
“怎么样啊?”刀疤脸笑

嘻嘻地一点没当回事。
“把你们全部抓起来。”
哈哈哈哈，刀疤脸像是刚

刚听完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

话，笑得非常开心，那条刀疤
像一条丑陋的蚯蚓在他的脸

上爬来爬去。
望风的那个家伙，慢悠悠

地走过来，突然一伸手准备抓
我的衣领。我想都没想就用出
了原来对付黄毛的那招屈肘
横扫。这应该是我在哪本武术
杂志上学来的野招术，虽然是

野路子，但这招屈肘横扫特别
适用于近战，速度快而且杀伤
力大。这家伙显然没想到我会
先下手，一声闷响后，这家伙
惨叫一声后仰面倒了下去，喷
出来的吐沫星子溅了我一脸。

刀疤脸显然没想到会有
这么一个结果，他变戏法似的

从腰里抽出一把匕首来。没等
他下攻击令，他身后的两个人
恶狼一样扑了上来。

以一对多，人少的一方肯
定吃亏。说时迟那时快，老杨
突然一个垫步，一个侧踹正好
踢在最前面的壮汉脸上。老杨

的这一脚既突然力道也猛，那
个家伙虽然有防备，但没有想
到来得这么迅速，他的腿倒是
还在往前迈，上半身已经直挺
挺向后倒了下去。

刀疤脸没想到两个乳臭
未干的毛孩子这么难对付，更

没想到刚一个照面就如此损
兵折将，他气急败坏地挥着
手里的匕首，像是在做乘法
一样步步逼来。说实话，空手
入白刃的招数听过也看过，
可真正面对白晃晃的刀子还
是有点心慌。

我们退得越快，刀疤脸逼
得越快。于是，我和老杨对了
个眼色。老杨开始行动了，他

退着退着突然往外一撤，踢
出了一记高鞭腿。刀疤脸见
状忙用刀去迎，没想到这一
腿竟是个虚招。就在这一瞬
间，我的低鞭腿扫了出去，像
一条浸了水的鞭子准确地抽

在刀疤脸的小腹上。刀疤脸
三十来岁的人了，突然像个
被冷落的顽皮孩子撒起娇
来，他一下子扔掉了手中的
匕首，趴在地上就开始打滚，
一边滚一边哼一边摸着肚子，
就像个快要临盆的孕妇。

“都不许动，全部给我住
手。”一群人从远处直奔过来，
一边跑一边发布命令。我仔细
一看，为首的正是派出所的那
个胖警察。
“真正的警察来啦，你们

这些偷车贼还不乖乖束手就
擒。”老杨笑眯眯地看着胖警
察，向刀疤脸轻轻呸了一口。


